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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吐蕃对西北社会的贡献*

刘星若

(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吐蕃是中国古代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它的崛起，对唐王朝乃至西北社会都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吐蕃政权在维护西北地区在安史之乱后的政权稳定、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加强各民族的文
化交流、开辟高原丝绸之路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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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33 年左右，松赞干布以逻些( 拉萨) 为都城，建立

了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国力日

盛。龙朔三年( 633 年) ，吐蕃消灭唐属国吐谷浑，随后又和

唐朝多次争夺于阗、龟兹、疏勒、大小勃律等地，吐蕃势力进

入西域。然而，天宝十四年( 755 年) ，安史之乱爆发，中原告

急，唐朝调集当时陇右及河西驻军参与平叛，吐蕃乘虚东进，

攻占凤翔以西、豳州以北数十州，切断了安西、北庭、河西与

中原的一切交通联系。八世纪下半叶，吐蕃向唐西域发动大

规模的进攻，从此河陇地区及西域东南部相继被吐蕃所控

制。若从八世纪中叶吐蕃进据陇右算起，到唐宣宗大中二年

( 848 年) 沙洲人张议潮起事，推翻吐蕃在河陇的统治为止，

吐蕃统治该地近一百年。大中五年( 851 年) ，唐宣宗在沙洲

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自河、陇陷吐蕃百余年，至

是悉复陇右故地”［1］。

唐朝吐蕃统治西北地区近百余年的过程中，它的统治范

围主要是青藏高原以及唐中叶的陇右道、河西道、安西都护

府辖区，以及关内道北面的地区。这一地区主要是指今天的

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新疆地区以及陕西、宁夏的一

部分。吐蕃在长达一百年的统治中，客观上为这一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维系西北地区的地域完整性

吐蕃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攻占唐朝西北地区的，即唐

朝倾其力对付安史之乱，给吐蕃一个可趁之机。安史之乱

后，由于唐朝抽调河西、陇右诸道以及西域的驻军东向救援，

这一地区军事力量薄弱，导致居于河西、西域的少数民族部

落纷纷动乱自立。如史书说:“至德元年( 756 年) 六月，王思

礼至平凉，闻河西诸胡，还诣行在。初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

没于潼关，故争立，相攻击”，又“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

畿。”［2］其中，以当时雄居大漠的回鹘汗国，对唐朝河西以及

关内道北部地区威胁最大，此后一段时期，与吐蕃在西域争

雄的不再是唐朝而是回鹘。如唐肃宗宝应元年( 762 年) :

“上谴中使六清潭使于回纥，修旧好，且徵兵讨史朝义。清

潭至其庭，回纥登里可汗已为朝义所诱，云‘唐室继有大丧，

今中原无主，可汗宜速来共收其府军’。可汗信之……起兵

至三城。”［3］可见当时回鹘有趁唐朝内乱吞并边城的意思，

只是由于吐蕃进展迅速，才不使回鹘得手。当时唐王朝已经

认识到吐蕃对强大的回鹘有牵制作用。

因此，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内部虚弱，把河西、陇

右等郡的部队调到中原平叛，西北边防空虚，这时唐朝由于

内乱而无力顾及河西及西域地区，势必会造成一定的政治空

间。少数民族奴隶主集团正是看到唐朝的虚弱，便得寸进

尺，步步进逼，如当时的回鹘、沙陀、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和

吐蕃一样，窥视着这一地区，但在吐蕃强大的军事实力下，纷

纷臣服或被击败。虽然吐蕃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对唐朝的行

政权力有一定的损害，但在中央权力已经被削弱的情况下，

由吐蕃一族来占领这一地区，有利于这一政权的持续性和稳

定性，就避免了各族政权争自立、相攻击的局面，有利于西部

边疆的稳定，维系了西北地区在地域上的完整性。

二 推动西北社会的民族融合

自古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民

族之间相互交往频繁的地区。汉唐之间，就有汉、匈奴、鲜

卑、敕勒、柔然、回鹘、突厥等众多民族在这一地区活动过。

在唐代，吐蕃王朝的崛起及其向周边地区的扩张，引起部分

西北民族的内迁。“它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唐末、五代、两宋时期的社会历史的发

展及民族分布，也为我国元朝民族间的大融合创造了条

件。”［4］吐蕃的崛起与兴盛，对西北各民族有着重要的影响，

引起了一系列的民族迁徙，羊同、苏毗、白兰、吐谷浑、回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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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及汉族诸多人口归于其统治之下，势必会促进民族

融合。

1．吐谷浑。吐谷浑原是鲜卑慕容部的一个分支，西晋永

嘉之末( 313 年左右) ，迁入甘肃、青海一带，建立吐谷浑国。

随着吐蕃势力的不断增强，吐蕃王室为了巩固政权，掠夺财

富，扩大其统治疆域，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环境，

势必会对外发动战争向周边扩张，因此，与吐蕃毗邻的吐谷

浑便首当其冲。贞观十二年( 638 年) 八月，吐蕃以吐谷浑离

间唐蕃关系为由，“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

海之阴，尽取其赀畜”［5］。永徽元年( 650 年) ，松赞干布去世

后，禄东赞家族掌管国事，继续松赞干布的大业，继续对外扩

张，经过一系列对吐谷浑的战争，至高宗龙朔三年，“吐谷浑

遂为吐蕃所并，诺曷钵以亲信数千帐内属”［6］。

吐蕃在吞并吐谷浑后，对吐谷浑上层贵族采取缔结婚约

的羁縻政策笼络，对其加以控制。吐蕃择其王室余裔为可

汗，于公元 689 年嫁以墀邦公主，建立两王室之间的紧密联

系。公元 727 年，吐蕃赞普任命外甥为吐谷浑小王，使其与

尚·本登忽、韦·悉诺骆恭禄三人同为大论。在吐蕃弘扬佛

法的活动中，其中两次都有吐谷浑王参加，并且被排在前。

可以看出吐蕃以重建吐谷浑国、妻以公主的形式巩固两族的

密切联系。

2．党项。党项在强盛时“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

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7］地

处吐蕃王朝东北部的党项，阻碍着吐蕃向外扩张的道路，党

项成为吐蕃军事力量攻击的目标之一。在禄东赞当政的长

达半个世纪时期里，吐蕃积极对外扩张，开始征服党项诸部，

并统治了一部分党项人。吐蕃占据大片党项人的居住地后，

迫使党项诸部不断向内地迁徙，迁到银( 今陕西横山) 、庆

( 今甘肃庆阳) 、灵( 今宁夏吴忠) 、绥( 今陕西绥德) 等地。

吐蕃王朝对党项居住地的占领及统治，对吐蕃以及党项

族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使吐蕃族吸收了新的民族成分，促

进了吐蕃自身的发展与融合，“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

族五，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8］。吐蕃与党

项大姓通婚，促进了党项族与吐蕃的融合。党项人逐渐吐蕃

化，对独具特色的藏文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同时，由于吐

蕃占据党项人故居，迫使党项人背井离乡，离开故土，向内地

迁徙。内迁后的党项人和当地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杂

居，接受汉族文化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促进了党项族和

汉族的民族融合。

3．汉族。吐蕃在统治河陇的过程中，势必会和当地的汉

人发生碰撞。吐蕃攻陷河陇大片土地，由于河西地区早在汉

代时就已开发，其文化从汉代到唐代则传承不断，兴盛发达

的汉文化会使得相对落后的吐蕃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接受，从

而不断被汉化。而这些地区在行政上归属吐蕃，由于吐蕃在

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强行推行吐蕃化，也使得该地区的汉人

的社会文化生活开始逐步吐蕃化。

吐蕃在河陇的统治过程中，强迫汉人着吐蕃服，与吐蕃

通婚。唐建中元年( 780 年) 派韦伦出使吐蕃，在返回河陇地

时见当地汉人“皆毛裘蓬首，窥觑墙隙”［9］，吐蕃的文字也随

着政权的建立得以推行。不仅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藏文，而且

藏语言也在河陇诸族中得以传播和应用。吐蕃在进入河陇

诸州后，其统治对象主要还是汉族。在汉人吐蕃化的同时，

吐蕃人也在逐渐被汉化。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刘元鼎

入吐蕃会盟，吐蕃赞普举行招待，“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策，乐

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谓，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

可见当时的汉文化对吐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吐蕃在向周边地区的军事扩展过程中，也就是吐蕃部族

向青藏高原以东及西北诸族相互融合的过程; 同时也是汉族

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吐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在相互的交

往中，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三 促成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

伴随着吐蕃王朝的崛起，一条高原丝绸之路也随之出现

了。这条高原丝绸之路从长安起，往西北经甘肃、青海、西藏

到达印度，加强了青藏高原与中原王朝，中国与印度、尼泊尔

等东南亚国家的相互联系，在这条道路的开辟中，居住在青

藏高原的吐蕃，为高原丝绸之路全线开通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将这条通道分为两段，从长安到逻些这部分叫唐蕃古

道，从逻些到尼泊尔这部分叫蕃尼古道。

据《新唐书·地理志》鄯州鄯城县下注，长安与逻些之

间的唐蕃古道具体行程是: 东起长安( 今陕西西安) ，历秦州

( 今甘肃天水) 、狄道( 今甘肃临洮) 、河州( 今甘肃临夏) ，进

入青海境内，经龙支( 今青海民和) 、鄯州( 今青海乐都) 、鄯

城( 今青海西宁) 、赤岭( 日月山) 等地，至诺罗驿，出青海境，

过阁川驿( 今藏北那曲) 、农歌驿( 藏北羊八井) ，然后到逻些

( 今西藏拉萨) ，全长 3000 公里。

唐蕃古道的开辟主要是因为吐蕃王朝在其崛起的过程

中，要发动兼并战争，要行军作战，就要开辟道路，随着吐蕃

王朝的建立，一条高原丝绸之路也随之产生。同时文成公主

和金城公主入藏对唐蕃古道的拓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时，随行队伍非常庞大，文成公主

进藏时带有骡马、骆驼等百十牲口驮载的嫁妆，历时两年，才

到逻些( 今拉萨) ，这样庞大的队伍经过两年长途跋涉，从另

一方面而言也就是对高原丝绸之路开拓的两年。跟文成公

主相比，金城公主进藏时所带的随行人员队伍更加庞大，携

带锦缯各数万匹，多种工艺典籍以及一个龟兹乐队，致使吐

蕃赞普为之沿途凿石通行。应该说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

藏也是对唐蕃古道的两次大规模拓建。

蕃尼古道路线。唐高宗显庆三年( 公元 658 年) ，唐朝

派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等人员第三次出使天竺( 今印度) ，

当途径吐蕃与尼婆罗( 今尼泊尔) 交界处的吉隆山口时，曾

立碑《大唐天竺使出铭》纪行。这通唐碑首次以考古实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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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在吐蕃———尼婆罗南段走向，出山口位置，王玄策使团

组成等若干史实。据此推断，此部分路线极有可能从逻些出

发，向西经过日喀则、拉孜等地，到达今西藏吉隆县吉隆山

口，然后从此山口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尼婆罗，再从尼婆罗都

城出发，南行至印度。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对蕃尼古道的开

辟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另外，蕃尼古道的开通与吐蕃王朝崇

信佛教有关。同时，松赞干布十分重视佛经的翻译工作，这

样就会有大量的僧人从事译经工作，这种频繁的僧人往来，

在客观上有助于蕃尼古道的开辟。

吐蕃王朝开通高原丝绸之路不论就唐与吐蕃，还是就唐

与南亚诸国的关系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唐和吐蕃

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要道。高原丝绸之

路的开通，促使唐与吐蕃互通互市，为“绢马贸易”、“茶马互

市”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通过此路，吐蕃可用所产的羊、牛、

马，以及皮毛等畜产品与唐王朝交换他们所需的茶叶和丝绸

等物品，这对双方经济的互通有无是十分有利的，不仅可以

促使经济的发展，还可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这也使

得唐朝与印度、尼泊尔的文化交流更加便捷。大量的佛教徒

去南亚诸国学习，使唐朝特别是西藏的佛教明显受到印度和

尼泊尔等国的影响。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对唐蕃的文化交

流、经济交流有着促进作用，对加强唐王朝和周边国家的经

济文化交流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四 促进汉藏文化的交融

安史之乱后，吐蕃在统治西北社会的百余年中，密切了

吐蕃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吐蕃统治时期，

蕃、汉、浑、羌各族军民在一起耕作、生息、互通婚姻，形成了

各民族大杂居，语言、文化、艺术相互交融的局面。

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许多医学、历史书

籍，还有大量佛经等，同时带去了蔬菜、谷类等作物种子，还

带去了建筑、酿米酒等唐代先进技术和音乐、舞蹈等艺术。

金城公主入藏时，携带了各种工艺书籍、乐工杂技人等，后来

她又派专使来唐请求汉族文化遗产《毛诗》、《春秋》、《礼记》

等书。这些书的传入，对吐蕃的语文以及整个文化的发展都

有很大的影响，中原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传入吐蕃，丰富

了吐蕃文化的内容。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所进行的汉藏文

化交流，不光对吐蕃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唐朝文化也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当时不少唐人喜欢穿吐蕃衣服，吐蕃盛行的打

马球也在唐都长安盛行一时，京都的妇女喜欢椎髻、赭面，号

称“元和妆”。吐蕃精巧的金银器皿制作技术也传入中原，

轰动长安市民，影响到唐朝手工制造的发展与革新。

吐蕃在统治河陇时期，与各族人民杂居相处，对其他各

族先进文化的兼容吸收，丰富了河西多元文化的内涵。由于

统治时间较长，吐蕃的文化形成也长期保存在河西一带。吐

蕃统治结束后，很多吐蕃人留居河、陇一带。五代后晋高居

海出使于阗，其记程云: “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

蕃男子冠中国帽，妇女辫发，戴瑟瑟珠……”［10］

同时吐蕃对河西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同时期敦煌佛教

的兴盛和洞窟的开凿上。为了加强统治，吐蕃王朝把佛教提

高到了国教的地位，也使河西地区居民普遍信仰佛教。吐蕃

占领敦煌后，在当地大兴佛事，广度僧尼，任佛教官，使佛事

活动空前发展。在吐蕃统治敦煌的 60 余年间，莫高窟的开

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开洞 57 个，补绘前代洞

窟近 20 个，后代重绘约 11 个，即今天莫高窟所留吐蕃时期

的洞窟近 80 个。”［11］吐蕃时代的洞窟在制作上比较考究，线

条潇洒流畅，色彩清雅明丽，构图严谨紧凑，富有生活气息，

对晚唐、五代乃至宋、回鹘、西夏时代的洞窟的修造有着深远

影响，在敦煌艺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12］。

吐蕃在崛起、侵略和统治西北社会的过程中，与汉族和

其他少数民族不断融合，以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影响着其他民

族，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也影响着吐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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